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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昨天上午，《长安的荔枝》图书分享
暨读者见面会结束后，作家马伯庸接受了茂名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的历史小说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历史题材小
说，作品中的主角多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请
问您为什么对小人物或者社会底层人物情有独钟？

马伯庸：我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
的潮流和历史的动力都由千千万万的小人物组成
的。一两个小人物就像是江河里的一滴水，无足轻
重；但是如果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产生同一种需求，就
会汇聚成江河，向东奔流。我觉得英雄人物恰好就是
站在潮头，比较显眼，他们并不是说引领了某个时代，
而是顺应时代要求才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人
物才是真正历史的创作者。那么从历史文学的角度
来看，从有限的史料中，找到这些小人物，写出他们的
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写出了历史变化的最新动态。

记者：您希望读者在您的作品中读到什么？
马伯庸：我最希望的是当他们放下书本时，会发

现在真实世界存在书里提到的东西，并愿意去看一
看。比如说我写《长安十二时辰》，他们看完后能对长
安产生兴趣，愿意去西安旅游；看完《长安的荔枝》，他
们愿意来广东旅游，买荔枝来品尝。我希望能产生这
种线上与线下、书本内和书本外的连接，让读者通过
身临其境的方式，既能享受到一个好的故事，也能够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且愿意各地走一走，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记者：在《长安的荔枝》中，您对诗人杜甫用了较多
的笔墨，请问杜甫是您最喜欢的诗人吗？

马伯庸：我非常喜欢杜甫，因为他确实是当之无
愧的“诗史”。他试图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去记录当时
的所见所闻，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贵
族的身份去写，所以他是中国古代难得的用诗去记录
普通人生活的诗人。我在《长安的荔枝》把他写进来，
也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马伯庸：我觉得以文学性为先，在文学性的同时

也要兼顾历史的真实。我觉得历史的真实包含两个
层面，一个是史实，另一个层面是符合历史的逻辑。
因为史料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每一
天的动态，所以写小说是不可能避免杜撰的情况出
现，但是这种杜撰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符合当时的技
术、社会规则、这个人物本身的定位和心态的。

记者：对于您来说，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马伯庸：对，所有写作的前提就是真心喜欢。因

为写作不像搬砖，搬砖的话，即使你再痛苦，咬着牙坚
持也可以完成。但是写作如果念头不通达，你的情绪
就会从文字中泄露出来。文字是不会骗人的，所以愿
意写还是不愿意写，读者是能感受到的。

记者：现代人似乎很难静下来完整地去读完一本
书，您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马伯庸：苏轼有一个“八面受敌”读书法，非常有
现实意义。意思是我们读书要带着目的去读，比如首
先想好一个问题，想要在书里得到一个答案，那在看
书的时候就能有的放矢，能有效地在书中吸取这些知
识，这比你漫无目的地看一本书效率高得多。虽然这
个读书法稍显功利，但是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是一

个非常好、并能迅速进入阅读状态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天分的作

者。在您看来，对于写作来说，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
要呢？

马伯庸：我觉得要努力后才谈天分。天分实际上
占 30 分，努力占 70 分，但是我们要把努力的分数算
完，才能算天分的。或者说天分决定的是你的上限，
努力决定的是下限。我认识很多非常有天分，但是很
懒、一年也写不了几篇文章的人，他们很快就拿到了
30 分，但总分也就 30 分；我也认识很多勤快、但能力
稍显不足的作者，他们努力的话能写到70分，那么实
际上两者的成就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记者：您对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
马伯庸：首先就是一定要往下写，文字写出来才

是最重要的，比构思要强得多。其次，一个作家最重
要的不是技巧，而是要对这个世界保持足够的好奇
心。随时保持对人和物的好奇心，积累多了，总有一
天会用上。

记者：如果请您为茂名写一个故事的话，您觉得最
想写什么？

马伯庸：茂名有很多我想写的历史名人，比如说
冼夫人、潘茂名、高力士等，但是我最想写的是潘茂
名，潘茂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是一个值得花笔墨
的人，比如说他会很多技能，炼丹、采药、下棋等。我
觉得要是能写这样一个人的传奇的话，不但对茂名本
地的文化宣传有积极的传播作用，也对个人的创作生
涯是一个很大的新提升。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小英陈珍珍

对茂名历史人物很感兴趣

马伯庸是当代知名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
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其作品被评为沿袭“‘五四’
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
说”的探索。代表作有《太白金星有点烦》《大医》《长
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
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

“我一直想来茂名，到周边走走。因为茂名有山有
海，地形结构很有意思，同时我对潘茂名、冼夫人、高力
士这些历史人物也很感兴趣。”马伯庸一开场就表达了
对茂名的好奇心，他说自己有一个习惯，他对喜欢的历
史人物，都想到当地考察，站在古人曾经站过的地方，
身临其境，才能写出更真实的感觉。他笑称，明年六月
他一定要来茂名，品尝茂名的荔枝和美食。

11天写完《长安的荔枝》

接着，马伯庸向观众分享了自己创作《长安的荔
枝》的前因后果。

“写《长安的荔枝》有点意外，因为当时我正在写
一本《大医》，讲的是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
事。这本书有 80万字，写到 40万字的时候觉得有点
累，中途想要休息一下。刚好那时是荔枝时节，朋友
送来一箱荔枝。当大家围坐着吃荔枝时，我和儿子讲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背后的故
事。结果儿子听完问了一个灵魂问题：那这个荔枝是
怎么运过去的呢？当时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灵感。”
马伯庸说，“确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运荔枝的路程很遥
远，很艰辛，却很少有人关注荔枝是怎样从岭南运到

长安的细节，所以我便决定写一下这个故事。”
“一个普通官吏接到一个‘活’，要跨越三千多公

里，从岭南把荔枝送到长安，还要保证这个荔枝是新
鲜的，如何解决运输、物流问题，面临困境时又是如何
解决的……当时我越想越兴奋，灵感源源不断，结果
用了11天时间一口气写了7万字。”

马伯庸说，因为故事比较短，当时写完后在网上
也发了，没想过出版，更没想到出版后销量这么好。
到目前销出了130万册。

“‘见微’就是‘见微知著’，通过小人物写出大时
代。后来我又写出了《太白金星有烦》，是一个讲西游
记的故事，是‘见微’系列的第二部小说。”马伯庸说，
接下来他打算争取每年写一本小书，让“见微”系列延
续下来。

每到一处收集积累当地风土人情

在互动环节，现场观众提问踊跃，现场气氛热
烈。就观众所提问的《长安的荔枝》的故事结尾、封面
以及后期拍摄情况，再到思维锻炼方式、写作时间管
理等方面，马伯庸一一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其幽默真
诚的回答博得现场掌声不断。

当读者问到《长安的荔枝》关于李善德的结局有
没有其他的考虑？马伯庸说，当时针对《长安的荔枝》
的结局有几种考虑，其中最惨烈的就是李善德被处死
或自杀。但是他觉得李善德身上有着自己苦逼的中
年“社畜”的影子，应该有一个比较温情的结局，这样
才更能体现他通过小人物写大时代的初衷。

“虽然我写作的时间只用了11天，但是我的平常
积累用了 11年。”当问到如何能在 11天写完《长安的

荔枝》时，马伯庸说，他每到一处都会收集积累当地的
风土人情，这是他十多年养成的习惯。当他想写这本
书的时候，荔枝运送的路线他已经了然在心，包括唐
代的生活细节他都很熟悉了。

传授锻炼写作思维方式的方法

谈到思维锻炼方式，马伯庸和读者分享了《圆桌
派》里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一吨黄金，接
下来你要怎么办？他说，平常自己去坐地铁、坐公交
时喜欢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和细节，这些可能都会用
到他的小说里。他觉得不管是作家还是普通市民，大
家都可以在闲暇中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填补空白的

“垃圾”时间，更好训练个人的思维方式。
“我的工作室距离一家中学很近，我每天都按照学

生的节奏来写作，强制自己工作之余有短暂的休息。
我一般下午5点接孩子回家后就不再写作了。”针对写
作时间管理问题，马伯庸坦言说，写作是一个脑力活，
也是一个体力活。只有时刻保持运动状态、保持规律
的生活，才有足够的精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推荐《长安的荔枝》导演来茂名取景

当被问到《长安的荔枝》拍摄是否会来茂名取
景时，马伯庸说，目前《长安的荔枝》的电影和电视
剧都在投拍，电视剧可能会更快些，电视剧导演是
曹盾，主演是雷佳音。他还透露说，之前曹导已经
来过茂名进行实地考察，他个人也向曹导大力举荐
了茂名，至于后续如何就只能拭目以待了。观众听
后掌声如雷，希望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能看到
茂名的身影。

马伯庸与茂名读者分享《长安的荔枝》

通过小人物
写大时代
昨天上午，作家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图书分享暨读者

见面会在茂名市图书馆1号报告厅举行。分享会上，马伯
庸围绕“见微”系列的第一部小说《长安的荔枝》，分享了自
己的创作灵感与作品背后的故事。现场座无虚席，期间更
是笑声不断，掌声不断。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马伯庸接受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专访

写作要保持足够的好奇心

作家马伯庸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写作心得作家马伯庸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写作心得。。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吴昊摄摄


